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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当前,全球已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日益成为国家核心战略资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近年来,“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已成为打造数字政府的重要依据,而预算绩

效强调以结果为导向,通过数字化绩效管理将政府施政效果建立在可衡量的绩效基础上,让财政资金花得更有价

值,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将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对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全面提升预算绩

效管理效率意义重大。 但同时也应看到,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仍面临着新挑战,例如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

理的理念薄弱、基于大数据的绩效评价标准尚未健全、政府信息共享平台建设还亟待规范等。 因此,推进大数据与

预算绩效管理的深度融合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大数据　 公共管理　 预算绩效管理　 数字政府　 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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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提出

2014 年,自中国首次将大数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实施大数据战略的重要

文件。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预算绩效管理信

息化建设,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烟囱”,促进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的业务、财务、资产等信息互联互

通。 2021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提出,用信息化手

段支撑中央和地方预算管理,规范各级预算管理工作流程等,统一数据标准,推动数据共享。 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为大数据引入公共预算领域指明了方向和根本遵循。 2023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推进政务服务集成办理,加快数字政府建设。 由此看出,大数据引入公共管理领域,既是公共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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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制度创新,也是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保障。 但也应看到,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仍面临着

新挑战,如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理念薄弱、基于大数据的绩效评价标准尚未健全、政府信息共享平台

建设亟待规范等,这些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数据”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国,在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第八次会议上,考克斯和埃尔斯沃思

(Cox
 

&
 

Ellsworth,1997)提及可视化领域中设备存储能力存在局限性,称其为大数据(big
 

data)问题,这是首

次提及这一术语[1] 。 2005 年,雅虎公司创建了海杜普(Hadoop),主要应用于互联网技术行业;2008 年 9 月,

美国《自然》杂志推出“Big
 

Data”专刊,正式提出“大数据”概念。 2010—2012 年,海杜普中用于执行并行计

算的计算模型(Map
 

Reduce)主要研究大数据应用领域的技术热点,可对大量数据信息进行有价值的实时分

析,并在紧急情况发生前进行风险预测分析[2] 。 随后,大数据研究的应用范围开始拓展到政治、经济、公共

服务及社会管理等诸多领域。 从大数据和预算绩效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看,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

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大数据资源带来的信息技术正在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并将为人类未来

生活及公共领域创造前所未有的可以量化的维度[3] 。 很多国家已开始使用大数据应用技术将绩效评价的

重点从内部绩效考核逐渐转向以社会公众为中心的政府绩效评价[4] 。 广泛运用大数据及绩效信息也有助

于公众了解并监督公共计划,使其更加理解绩效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及绩效评估政策的优先级[5] 。 同时,大

数据技术应用功能有望更多地应用于公共组织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管理模型,这是因为政府部门负责人拥有

大量的数据,可以用来评估和比较跨地区政府部门的成本效率问题[6] 。 大数据技术在预算绩效的具体运用

方面,主要侧重于绩效方法,而在绩效审计方面的大数据应用明显滞后于其他领域[7] 。 大数据应用于绩效

方面也存在一些担忧,例如政府支出的效率和安全性,因此对大数据智能技术要给予高度重视,以使大数据

应用在多个维度上保持平衡。

随着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数字革命已悄然而至,人类文明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数字

文明时代[8] 。 依托大数据智能算法系统,处理预算分配和预算绩效问题的能力得以细化,这有利于打破

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促进预算绩效顺利开展[9] 。 大数据能够进一步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系统信息贯通

共享[10] 。 此外,大数据技术引入预算绩效管理,可以有效对冲公共风险,海量的大数据技术具有消除信

息不对称的作用[11] ,即大数据技术针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天然优势[12] 。 构建动态化和实时化的预算

绩效评价体系,将成为大数据时代全方位、全过程预算绩效改革的重要目标[13] ,具体体现为运用“互联网

+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共享平台,
 

强化动态监管机制对财政业务的全覆盖,提高

政府管理效能等[14] 。

以往大多数研究都是将大数据与预算绩效分别展开研究,而将大数据与预算绩效管理有机结合的研究

较少。 近年来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可行性和运用大数据技术如何提高预算支

出效率等方面。 但现有研究在运用大数据优化预算编制流程、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以及克服信息共享障

碍等方面还比较薄弱。 这些不足给本文留下深入探究和突破的空间。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在

于:一是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公共风险理论为切入点,构建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理论逻辑起点;二是

构建全流程预算绩效评价总体架构图,为优化预算编制流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三是提出大数据引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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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管理应采用
 

“议题取向型”模式,以实现预算绩效管理的帕累托最优。

　 　 二、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在机理

　 　 (一)新公共管理运动催生大数据与预算绩效融合

迈尔-舍恩伯格和库克耶(2013)指出,世界的本质就是数据,大数据是一场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

维方式的大变革[3] 。 大数据是指超出常规的数据库软件所能达到的获取、存储、管理及分析能力的超大规

模数据集合。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各国政府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引发的财政赤

字、债务危机等困扰,开始推行以结果为导向的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重塑政府”“再

造公共部门” [15] ,随之实施的新预算绩效管理模式的目的是提高政府部门行政效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大

数据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是打造数据驱动型政府的关键,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大数据战略在国家治理中的运

用,政府数据开发基于公开、诚信、问责及利益相关方共享的原则。 大数据技术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西

方公共部门使用,到目前仍保持先进技术的是在数据欺诈及错误检测领域[16] 。 预算绩效管理其实质就是一

个信息处理过程,预算管理的效率直接取决于信息技术条件,数据驱动型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衡量公共服务

的效能,大数据技术使信息交换速度及利用频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各国政府通过海量数据的汇集、存储、分

析和共享开放,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容量更大、速度更快的公共信息,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依托大

数据智能技术,不断将预算绩效与监控能力引向精细化,无疑有助于政府履职能力及公信力的提升[17] 。

　 　 (二)信息不对称推进信息透明与激励相容

公共预算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多层委托代理关系,既包括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也包括中央

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各部门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等。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

造成委托代理人产生道德风险,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盛行。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的链条越长,信息

不对称表现越明显,初始委托人的行为能力就越弱,委托代理人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针对信

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信息透明与激励相容两种主要解决方案,强调通过结果导向

的绩效预算促使受托人对设定的绩效目标负责。 如果达到预定目标,则通过制度安排对受托人予以奖励;

若没有达到预算绩效目标,也要通过问责机制对受托人进行相应惩罚。 通过信息透明和激励相容等制度安

排,促使受托人不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还要想方设法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 预算绩效管理强调信

息公开透明,可以有效实现对受托人的监督,这是抑制代理人机会主义败德行为的一种有效途径,也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预算效率低下和机会主义盛行。 因此,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机

会主义行为及预算效率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公共预算绩效管理。 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迅猛发展又

为解决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拓展了改革思路和路径。 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间的开放共享,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由于大数据智能技术具有细粒度、多维度和完

备性的特征,强调从宏观统筹转向微观精细化调节,能够对预算绩效管理利益相关者产生内生优化作用,从

而最大限度地满足利益相关主体的个性需求和彼此间的协调共进,进而助推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预算治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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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预算绩效对冲公共风险令其收敛可控

风险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而产生,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球性风险更是给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各国政府应增强风险意识,通过公共服务创新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构建应对公

共风险的新机制[18] 。 社会风险分为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而私人风险将会转化为公共风险,当面临公共风

险时,政府首当其冲会成为主要的承担人[19] 。 不确定性、公共风险与预算绩效管理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风险的不确定性往往使潜在的风险超出预期的判断,并且,若不确定性事件得不到正确处理,就会变为公共

风险事件[20] 。 预算绩效管理可以促进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有效对冲公共风险,但一旦预算绩效管理

失效就会增大公共风险,同时还会导致政府公信力大幅度下降。 通过将大数据技术引入预算绩效管理,可

以有效减少公共事务决策风险,减少重大决策失误,提升政府宏观决策质量,使未来的公共风险呈现一种收

敛可控的状态,从而促进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必然要求,公共预算是政府履行其职责的逻辑起点,被

视为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其数字化发展是数字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数字政府建设坚持数据

赋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将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将有利于提高政府决

策的科学化水平和管理服务效率,推进政府治理流程的优化和履职能力提升,增强社会公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当前,中国已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对数字政府建设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到

2025 年,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数字政府建设将更加完善,政府决策将更加科学化、精准化,数字

政府建设将在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数字

财政作为数字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各级预算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的重要载体。 将大数据预算绩

效引入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并将数字政府建设的阶段性要求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目标管理,运用预算

绩效管理工具可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全面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数字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坚持以数字政府

建设为支撑,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与数字政府建设深度融合,对建设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

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羁绊与挑战

大数据时代,绩效管理之所以被冠以世界级难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绩效管理是一种系统性、复杂性的管

理,需要包括设计层、组织层、流程层以及具体操作的岗位层间的协同配合。 在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

数字化技术引领和推动的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应用于预算绩效管理将面临新的挑战和羁绊。

　 　 (一)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理念薄弱

希克(Schick,1990)提出:“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及质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预算能

力”
 [21] 。 而提高政府的预算能力,必须从打牢绩效之基开始,这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根基。 从目前来

看,中国各级政府对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绩效理念已广泛认同,但是构建全国大系统、大融合、大贯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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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思维尚未形成[22] 。 在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热三冷”的失衡现象。 “三热”是指

中央和省级层面“热”、东部和中部地区“热”、财政部门“热”;“三冷”是指市县级层面“冷”、西部地区“冷”

及一些预算部门“冷”等[23] 。
 

“三热三冷”弱化了预算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严重阻碍了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改革的进程。 大数据时代的预算绩效管理,要求从传统的样本化、碎片化、固态化思维转换到整体

化、动态化、综合性的大数据思维,是一场从形象性思维转换到逻辑性思维的理念大变革。 然而,大数据技

术在预算绩效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大相径庭,各地区对大数据的认知和重视程度存在差异。 受传统的预

算绩效管理惯性思维的影响,部分地区仍存在重支出、轻绩效的现象,且对大数据技术存在认识误区,认为

将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只是财政部门的一种工作创新,缺乏主动利用大数据进行预算绩效创新的意

识,致使大数据在预算绩效管理实践中的运用出现空心化的现象。

　 　 (二)基于大数据的预算绩效与治理责任主体缺乏联动

大数据时代,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财政管理科学化、标准化和透明化更加重要。 大数据的精密

性、多维性离不开多方责任主体的协调配合,而目前中国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主要由财政部门主导,

尚未形成各层级、各主体的协同共进机制。 一是财政资金多头管理,部分资金仍游离于预算绩效监督之

外。 大数据追求整体效率和整体精确度,而不是局部利益和小样本细粒度。 中国目前除了财政部门具有

预算资金分配权外,其他部门也具有部分预算资金的二次分配权,导致了预算权的分散,使财政资金使用

碎片化,无法实现全过程预算绩效监督[23] 。 二是各级人大与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等还未形成合力。 在实

践中尚未形成对预算全过程的刚性约束,仍然存在专业性不足、业务性指导缺乏等问题[24] ,从而导致预

算审查质量参差不齐。 中国预算审计主体也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各级审计部门的管理隶属于同级政府部

门,导致审计部门的监督缺乏独立性。 三是绩效评价和社会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在绩效评价环节还没有

充分利用大数据构建起分地区、分行业的评价及实时跟踪体系。 中国预算绩效评价主要采用“以预算单

位的自评价为主、财政部门再评价为重点、第三方机构等评价为补充”的绩效评价方式。 但受制于政府信

息公开不充分,无法保证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致使绩效问责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 大数据技术

的出现带来大量的数据,以致可获得关于某一个调查对象的所有数据[3] 。 但中国目前预算绩效责任主体

还缺乏协同机制,尚未构建数据标准、全国统一的度量单位,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还缺乏科学化、制度化

和常态化的保障。

　 　 (三)政府大数据信息平台建设亟待规范

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就是保证数据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这是将大数据技术引入预

算绩效管理的生命线。 但中国目前“平台统建、数据共享、赋能提效”的体系还未形成,无法利用大数据平台

实现跨部门预算、数据关联对比,以及对数据之间逻辑关系进行机理分析等。 传统政府数据库的数据资源

通常是结构化的,多以文字信息为主且容量相对较小,而大部分非结构性的数据资源如视频、网页及音频等

都无法适应传统数据库。 大数据技术的大容量、多样性特征表明大数据信息包罗万象,而现实中获取数据

的资源纷繁复杂,与大数据时代对数据来源和质量的高要求不相匹配。 具体体现在:一是从政府数据信息

来源看,由于数据信息来源渠道多且分散,各地区政府部门数据采集形式多样化,标准不统一,这就给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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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口、吻合度高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增加了难度。 当前,不同层级政府无论是在预算支出绩效目标设定,

还是在评价指标设计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使得不同来源数据的可比性、可靠性及可信度等面临着较大挑战。

二是从政府数据管理上看,运用大数据进行预算绩效管理需要有一套严谨的、科学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但

一些政府部门在数据平台之间的衔接上,存在职责划分不够清晰、对自身利益过度保护的现象,很难实现部

门间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 三是从政府数据信息的质量上看,由于各部门单位专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从海量数据中获取并整合出有用信息、甄别筛选不实或错误信息的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可能出现数据失真

或信息混乱问题,同时还会在系统数据录入、归纳、分析及数据维护等环节出现操作失误,使得数据信息的

质量难以保证。

　 　 (四)大数据时代预算绩效管理的法律约束机制乏力

目前,中国还未出台全国性的预算绩效管理和大数据应用方面的法律文件,支撑“大数据+预算绩效管

理”的法律保障体系建设还存在滞后性,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数据与预算绩效的有效结合。 应从国家层面

出台与政府预算绩效和大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对数据采集整合、存储、处理分析及数据共享等

环节制定专业且清晰的规定,从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2023 年 1 月 1 日,青海省开始实施《青海省

预算绩效管理条例》,这是全国省级层面首次出台的关于预算绩效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这部省级预算绩效

管理条例,虽然对预算绩效管理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但缺乏具体操作层面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预算绩效管理的流程也未作出规定。 另外,中国目前还没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上升至法律层面,无法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性打破数据垄断,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政府机构存

在的数据不愿公开问题。 在大数据引入绩效管理改革的过程中,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的现象普遍存在,而

这些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力度不够,导致对绩效责任人的问责机制很难落实。

　 　 (五)大数据时代预算绩效管理人才紧缺

人才是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大数据时代人才更是竞争之基石,是最富有价值、最具潜力且最可持续的

重要资源。 由于大数据应用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和广泛性等特征,中国当前还缺乏专业能力强的预算绩

效专业人才队伍,与大数据时代预算绩效工作需求不匹配,因此亟需培养具备预算绩效管理和大数据相

关知识的复合型人才[3] 。 预算绩效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利推进大数据与预算绩效管理

深度融合,不仅需要相关人员熟悉预算绩效相关专业知识及流程,还需要其能熟练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

据进行深入挖掘和整合。 目前无论是财政机构还是其他部门单位都缺乏具有大数据技术和预算绩效管

理的专业性人才。 熟悉数据管理与操作的人才大多集中在
 

IT 等技术性领域,而既懂数学、统计、财税等

知识,又能熟练掌握大数据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比较紧缺。 一些从事预算绩效管理的实务工作人员在信息

化管理及数据库使用方面的技能比较欠缺,导致其在利用数据系统进行信息采集、整合及安全维护时容

易出现操作失误问题,使得预算绩效管理与大数据信息化不能有效衔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预算绩效管

理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当前,中国尚未建立起将预算绩效与数据治理有效结合的框架体系,这与预算绩

效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紧缺有很大关系,由于专业人才队伍薄弱,导致绩效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

水平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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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实现路径

　 　 (一)重塑预算绩效管理的大数据思维

在信息爆炸的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的价值创造要素。 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不仅是一种新

技术的应用,而且是新时代预算绩效管理一次里程碑式的发展机遇,应尽快树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

及用数据创新”的预算绩效管理新思维,以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 当前与其说是运用大数据来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机制的创新,不如说是大数据的迅猛发展倒逼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数据本身就是生产

力,“大数据+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只有重塑大数据科学思维,进一步明确大数据的优势

所在,并找准大数据与预算绩效间的连接点,充分调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实现多方资

源的整合,才能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有力支撑。 当前中国对大数据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各级政府要提高对大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要充分认识到大数据在

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定位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创新或是工具升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大变革,是从传统的样

本思维向全数据思维转变。 社会公众要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的主人翁意识,大数据不仅能为民众提供容量更

多、速度更快的公共信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而且能促使政府更加履职尽责,不断提

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25] 。

　 　 (二)构建基于大数据的预算绩效与治理责任主体联动机制

大数据时代,预算绩效管理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及治理责任主体,要实现预算绩效管理的帕累托最优,

应构建基于责任主体共同参与的预算治理体系,具体包括各级党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财政部门、审计部

门、预算单位及第三方评价机构等责任主体。 大数据技术的实施有利于数据之间的开放共享,可以减轻治

理责任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有利于多主体之间自由意见的表达,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率。 在

现有的治理体制及各部门职责分工下,应充分调动各级党委、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财政部门及审计监督部门

等各方力量,建立相互协调、协同共进的预算绩效联动机制。 各级党委应起到全局引领作用,为全面实施预

算绩效管理保驾护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审计要加强实质性监督,在预算全过程绩效监督方式上利

用大数据技术,做到由程序性监督向实质性监督转变。 财政部门要起到组织协调作用,运用大数据制定预

算绩效标准并提供技术指导,充分发挥预算绩效评价“利剑”效能。 为了使基于大数据的预算绩效与治理责

任主体联动机制真正落地,必须构建全流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全过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应至少实现五个

全覆盖,即包括五级政府、四本预算、所有的预算部门及单位、全部财政收支政策和全部财政性资金等。 在

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中进行多元的数据采集,并不断拓展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做好数

据采集整合、处理存储、数据分析等全面技术体系的配合,并以预算绩效监督平台为轴,构建
 

“绩效目标管理

+绩效运行监控+绩效结果评价”的一体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如图 1 所示。

总之,大数据背景下构建预算绩效管理协调联动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通过明确

预算绩效各治理责任主体的相关权责,重塑大数据下预算绩效管理的流程,构建大数据时代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与政府治理的协同共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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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数据应用于预算绩效评价的总体架构

　 　 (三)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

　 　 预算绩效管理涉及预算执行的全过程,关系着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因此完善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建

设非常重要。 具体体现在:一是搭建全国财政信息共享的大数据平台,打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的瓶颈制

约[26] 。 制定全国财政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加强中央顶层设计引领,各地统筹协调推进,促进各级财

政部门横向和纵向的数据互联共享。 通过法律强制性打破数据垄断,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数据不愿公开的

问题。 通过搭建全国财政系统信息开放共享的大数据平台,对来源多样的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实现同类项

目的科学比对,并客观准确地进行绩效评价,这样可以逐渐取代单位自评、财政部门和第三方机构重点抽评

的传统低效率的绩效评价方式。 通过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及可视化技术提升预算绩效相关数据的存储和预

测分析能力,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监管,更好地促使各级政府和预算部门工作人员履职尽责。 二是依托大

数据智能技术优势,实现预算绩效评价从单一评价向多维度评价转变。 大数据技术应用是绩效评价的重要

手段,它以多维度、多视角和多元数据为基础,提升预算绩效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及准确性。 通过在事前阶

段、事中阶段和事后阶段建立相应的数字化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形成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协调的闭环数据控

制系统。 三是数据化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应逐渐转变为议题取向型模式。 大数据应用的起步阶段往往依

靠大量数据源的支撑,但这个阶段提供的数据往往缺乏针对性,而处于发展阶段的大数据模式应该是“议题

取向型”模式,即根据议题取向提出问题,然后以问题为导向整合数据,提供有针对性的议题数据支撑,真正

实现“大数据+预算绩效管理”的深度融合。

　 　 (四)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质量

目前中国还未出台针对预算绩效管理和大数据应用方面的法律文件。 在中央层面,应尽快制定与这两

方面相关的法律文件,在政府预算绩效相关法律中具体规定预算绩效目标、绩效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应用

等,在大数据相关法律中,针对政府数据的采集整合、处理分析及数据共享等环节制定专业且明晰的法律规

01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 10, 2023)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 年第 10 期)

定,以夯实预算绩效管理的法律基础;在地方层面应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条例、地方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

法、预算绩效结果评价与应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随着各国政府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公共预算领域,

大数据已成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技术途径。 中国财政部出台的《关于推进财政大数据应用的

实施意见》(财办〔2019〕31 号)提出,到 2023 年底,建成以大数据价值为基础、以大数据应用为支撑的“数字

财政”,财政大数据应用在中央和省级财政部门全面推广。 因此,在预算绩效管理中引入大数据智能技术,

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制定出具体的数据采集、整合及分析的操作流程,并制定数据信息安全维护

等实施细则。 同时,应尽快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至法律层面,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打破数据垄断,解决数

据不愿公开问题,使大数据信息资源的价值达到最大化。

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体

系的基础上,还应多措并举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的质量。 各级政府部门要从“要我有绩效”向“我要有绩

效”转变,推动形成“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的良好氛围。 运用大数据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将绩效管理

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及监督的全过程,着力解决绩效与预算管理“两张皮”的问题,推进形成预算绩效结

果反馈、问题整改及绩效提升的良性循环,全面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质量。 通过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提质增

效,助力构建规范透明、标准科学且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不断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

以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五)完善大数据应用的人才培养机制

大数据时代,一切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主要以人才为驱动力,构建基于大数据的预算绩效管理新模式

同样离不开专业的人才队伍建设。 预算绩效管理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不仅需要精通财税、会计、统计等业

务,还需要熟悉大数据技术以及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开展大数据技术应用

和实践操作培训,完善大数据应用人才培养机制。 具体包括:一是适时设立全国绩效评价师资质认证。 将

绩效评价师作为一个新职业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确立绩效评价师职业的合法地位。 现阶

段绩效评价师资格认证已有实践探索,如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已面向行政事业单位及企业财务人员、第三方

评价机构等推出绩效评价师(CPEP)岗位能力证书,并力争近几年将绩效评价师正式编入国家职业分类大

典,使得绩效评价师能够依法执业。 二是研究设立绩效评价专业并授予绩效评价学位。 可以考虑在一些财

经类高校设置绩效管理专业,培养预算绩效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加强基于大数据的预算

绩效管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水平。 三是不断创新大数据应用

人才的培养模式,可借鉴国际上流行的慕课(MOOC),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或开展一些国家层面的预算绩效

标准化竞赛,提高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 另外,还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通过定期开展对相关人员

的业务培训,提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大数据意识等。

　 　 五、结论与讨论

当前,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用数据说话”已成为政府广泛认同的决策依据,基于大数据技术

构建预算绩效评价体系、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已成为预算改革的整体方向。 但在预算绩效管理引入大

数据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无论是在大数据认知度及法律保障方面,还是在大数据技术运用能力方

面都有待提升。 大数据与预算绩效管理深度融合既要循序渐进,又要重点突出:首先,要重塑预算绩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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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大数据思维,充分认识到大数据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定位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的大变革;其次,构建全流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建立“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结果评价”的

一体化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再次,实现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搭建全国财政信息共享的数据平台,力争打

破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的羁绊;最后,完善大数据与预算绩效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夯实预算绩效管理的法

律基础。 总之,将大数据引入预算绩效管理中,其本质是公共预算领域的制度创新,可以有效防范公共风

险,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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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mprehensive
 

entry
 

into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big
 

data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core
 

strategic
 

resource
 

of
 

a
 

country.
 

It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building
 

a
 

digital
 

government.
 

Through
 

digit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utcome-focused
 

budget
 

performance
 

makes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measurable,
 

so
 

that
 

financial
 

funds
 

can
 

be
 

spent
 

in
 

a
 

more
 

valuable
 

way
 

to
 

maximize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digit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troducing
 

big
 

data
 

into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gradually
 

improving
 

the
 

budget
 

performance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reaking
 

the
 

information
 

island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owever,
 

it
 

should
 

also
 

be
 

acknowledg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big
 

data
 

into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till
 

faces
 

new
 

challenges.
 

For
 

example,
 

there
 

are
 

insufficient
 

concepts
 

of
 

introducing
 

big
 

data
 

into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unsound
 

big
 

data-base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tandards,
 

the
 

imperfect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the
 

lack
 

of
 

legal
 

constraints
 

on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the
 

shortage
 

of
 

relevant
 

talents.
 

Therefor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nd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s
 

crucial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
 

series
 

of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First,
 

it
 

should
 

reshape
 

the
 

big
 

data
 

thinking
 

of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recognize
 

that
 

its
 

role
 

is
 

not
 

merely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rather
 

a
 

shift
 

in
 

thinking.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whole
 

process
 

budge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a
 

new
 

mechanism
 

of
 

performance
 

target
 

management,
 

performance
 

operation
 

monitoring
 

and
 

performance
 

result
 

evaluation.
 

Third,
 

it
 

is
 

needed
 

to
 

achieve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of
 

data
 

resources,
 

build
 

a
 

nati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and
 

strive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data
 

barriers
 

and
 

information
 

islands.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big
 

data
 

and
 

budget
 

performance
 

by
 

consolidating
 

the
 

relevant
 

legal
 

basis.
 

In
 

essence,
 

the
 

introduction
 

of
 

big
 

data
 

into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s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public
 

budgeting,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public
 

risks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studies,
 

this
 

paper
 

may
 

contribut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and
 

the
 

public
 

risk
 

theory,
 

it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big
 

data
 

into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econd,
 

it
 

constructs
 

the
 

overall
 

diagram
 

of
 

whole-
process

 

budge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hich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budgeting
 

process.
 

Third,
 

it
 

propos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big
 

data
 

into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hould
 

adopt
 

the
 

issue-
oriented

 

model
 

to
 

realize
 

the
 

Pareto
 

optimization
 

of
 

budge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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